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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尔·华盛顿的教育自救
钱满素

布克尔·华盛顿（一八五六———一九一五）是美国十九世纪下半

叶产生的最有影响的黑人领袖。他主张种族和睦，号召黑人通过教育

自助自救，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专门技艺，加强经济实力，从而改善整个

黑人种族的境遇和地位。

华盛顿于一八八一年在阿拉巴马州白手起家，创办特斯克基黑人

师范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它从一个教员和三十个学生的规模发

展到拥有二百名教员，一千五百名学生，成百幢校舍以及二百万美元基

金的享誉全国的学校。他的努力和成就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得到黑

白两个种族的一致赞扬和支持。华盛顿在为他的事业四处奔波游说的

过程中，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在他之前，美国还没有一位黑人获

得如此多的荣誉和全国性的声望。他从生为奴隶开始的奋斗都写在这

本自传中，全书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自强不息精神。

在美国黑人争取平等解放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激进和务实两派。

激进派侧重意识形态，坚持抗议传统。从内战前的道格拉斯到本世纪

六十年代的马尔科姆·艾克斯是这一派的代表，其极端者主张彻底的

种族分离，成立独立的黑人政府。务实派则由布克尔·华盛顿开创，其

后最杰出的代表应该说是马丁·路德·金。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后

期，华盛顿和金都受到激进派的攻击，被贬为和白人妥协的“汤姆叔

叔”。然而这种攻击并非公正，他们俩人都从未背叛过黑人事业，只是

他们在为自己种族奋斗的时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注重实际效果，懂得

采取更合法更策略的方式，循序渐进，因而他们唤起的同情更多些，付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的代价更小些，获得的成就也更持久些。

一个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条件下做点有益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

务实派这两位代表人物都活跃在种族偏见更深的美国极南部，在该地

该时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布克尔·华盛顿生下来便是个奴隶，饱尝种

族压迫之苦。他在内战后的重建时代长大，亲自经历了美国黑人历史

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奴隶制的时候，黑人作为白人奴隶主的私有

财产，至少受到像骡马那样的保护。内战结束后，被解放的黑人也曾在

共和党人支持的地方政府中享受过一些政治权利。但没过几年，南方

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便东山再起，决心剥夺黑人的参政权。他们使用包

括三运党在内的种种恐怖手段，迫使黑人放弃投票，放弃平等要求。
从那以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南方基本上实行黑白分明的种族隔离政策。

黑人如若对此挑战，等待他的便是私刑。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南

方被私刑处死的人比四十八个州的法庭所判决处死的人加在一起还要

多，其中绝大部分受害者是黑人。

在如此黑暗的年代里，华盛顿的所作所为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大概

是唯一可行的。他并非没有看到黑人的困境，在这本自传中他指出，种

族问题的最终政治解决在于法律必须绝对公正，他也含蓄地提到重建

政策的弊病：“现在我回顾我们获得自由的全部期间，仍然觉得如果早

拟好计划，使黑人受相当的教育，或享受有一点财产（或兼而有之），试

试我们运用公民权的能力如何，并且想出一个方法，把这种实验诚实而

公正地同样应用到白人和黑人身上，结果一定好得多。”但是基于已经

形成的现实环境，为了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的最高利益，他选择了一条切

实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淡化政治，强调教育和产业，全力以赴提高黑人

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

华盛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做了一件可能的事，还做了一件永

远不会白做的事，因为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当法律规定人的平等权

利时，那只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人生而平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谁都知道，人并非生而平等的，人生来便存在着财产、地位、机遇、外



表、体魄、智力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即使在同一个种族间也在所难免。

要弥补这类先天的不平等，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教育。内战除了结束奴

隶制外，给黑人带来的最现实的好处大概就是受教育的权利。无论当

时黑人学校如何不及白人学校，但黑人毕竟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学了。

而只有通过教育，这些被解放的奴隶才能真正地提高自己，学会谋生的

手段，逐渐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华盛顿孜孜不倦地办教育，他向学生反

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我认为任何人，不论他是什么肤色，只要他把某

一件事做好，比别人做得好，终会有人赏识，得到酬报的，成就愈大，收

获愈多，不管这件事多么卑微。我说过，我相信我们这个种族将来成功

的程度，要看他们能否用不寻常的方法来做寻常的事而定；他们要把一

件事做得彻底妥善，别人再没有改善的余地；使别人倚之如左右手。”

他坚信事实说服人的力量，“一个黑人建造的一所上等房屋，让人亲眼

看到，比成篇累卷地讨论他应该建筑一座房屋，或能够建筑一座房屋要

有力得多。”

根据社会的需要和黑人的实际情况，华盛顿在教育中着重工业训

练和实际才干，这也是他的精明之处。当时极大部分黑人都是没有文

化的雇农佃农，如果上学是为了摆脱劳动，那么这样的教育至多只能提

拔极少数。若从整个种族的利益出发，就必须使他们中的大部分学会

在社会上自谋生路的手段。换言之，不是让他们去学希腊文，而是去学

一门让社会需要他的手艺。在他的塔斯克基学院，每个学生必须学会

尊重劳动，亲身实践，做出最好的产品，不仅供应自己，还要供应社会，

使社会需要他们，甚至依仗他们，以此提高塔斯克基学院乃至黑人作为

一个种族的声誉。

华盛顿还特别注重培养每个学生的卫生习惯和坚毅品质，这都是

提高人的素质所必不可少的方面。黑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提高当然离不

开政治斗争和法律平等，但是每个黑人的提高还必须经过他自身素质

的提高，这对任何民族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替代

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奋斗。一个人要成为受人尊重的人，首先必须使自



己值得别人尊重，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并且懂得为别人服

务所感到的乐趣。

华盛顿能获得如此成功，除了他走教育自救这条路外，还在于他深

谙人的心理，尤其是白人的心理，因而能使那么多人为他慷慨解囊。他

老早就知道，“凭骂人而想把一个人改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要想

做到这一点，最好是称赞他做得对的事，比叫人单单注意他做的所有的

恶事更容易成功些。”他知道如何避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锋芒，不在一

些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上白耗精力，作无谓牺牲。他也知道如何争取

更多白人的同情和支持，充分肯定白人为黑人解放事业所作的努力。

对奴隶制和种族偏见，他也尽量将其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去分析，他说，

“在我们美国，没有一个区域的人应该对奴隶制的开端负完全的责任

⋯⋯凡是一种制度，一旦和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联系，要想把

它取消，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事实。在本

书中，他列举了许多白人赞助、甚至献身于黑人事业的动人事迹。

在种族问题上，布克尔·华盛顿主张彼此和睦，不要感情用事，尽

量消除偏见，增进理解而不是对抗。从长远看，这也是解决美国种族问

题的唯一途径。既然黑白两个种族已经无法再分离，必须在同一片国

土上生存繁衍，冲突和分裂是决无前途的。如果双方当初都能像布克

尔·华盛顿那样更多地认识到和睦的必要，更多地相互谅解和帮助，让

更多的黑人受到教育，在社会上有更扎实的立足机会，也许美国的种族

矛盾就会解决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布克尔·华盛顿的事业是不应

该被低估的。



原摇序

本书中的各篇曾在《展望》杂志连载，所记皆我生平遭遇，首尾衔

接，现在汇为一编。在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国内各地不断有人来信，

要我印成专集，以便保存。这种信纷至沓来，使我受宠若惊。兹商得

《展望》杂志之同意，准我出版单行本，以餍众望，我非常感激。

行文的时候，我尽力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加以粉饰。所引以憾的

是，我竭力想写的文章，竟写得很不像样。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用

来主持特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还要筹措必需的款项，以维持这间学

院。书中所写，多成于火车上、旅馆里、火车站上等车时、或校务稍可偷

闲之际。承麦克斯·班奈特·斯拉希尔先生热心鼎助，使本书生色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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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奴隶之子摇员摇摇摇摇

第一章摇奴隶之子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奴隶，住在维基尼亚州富兰克林郡的一

所大农场。关于我出生的确切地点和日期，我并不十分清楚。

不过无论如何，我猜想必于某地某时出世。尽我的能力所及，我

知道我生在十字路口的一所邮局附近，那地方名叫海尔氏滩，那

一年不是一八五八，就是一八五九。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月，

也不知道是哪一天。现在我能回忆的最初印象，是大农场和奴

隶区———所谓奴隶区，就是大农场里奴隶住的木屋的所在地。

我的生活就是在最悲惨、最凄凉、也最叫人气馁的环境中开

始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拥有我的人特别残酷，他们比

起别的许多奴主来，并不过份。我生在一间典型的圆木小屋里，

长约十四尺，阔十六尺。在这所木屋里，我和我的母亲及一兄一

姊同住，直到内战之后，我们都已获得自由的时候为止。

关于我的先人，我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在奴区里，甚至到

后来，我听到过许多黑人普遍地谈起，奴隶由非洲被人用奴隶贸

易船运到美洲，一路上所受的非刑。这些人当中，当然有我的母

亲这一系的祖先在内。我想找一些关于母亲上一代的历史的眉

目，始终没有成功。我记得，她有一个异母的哥哥和一个异母的

姊姊。在奴隶时代，对于家世和族谱很少有人注意———这当然

说的是黑人族谱。照我推测，我的母亲引起了一个奴隶买主的

注意，这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奴主，也是她的奴主。她之来到这个

奴隶家庭，其重要性正如新添了一匹马或一头牛。关于我的父



圆摇摇摇摇 摇力争上游

亲，所知道的甚至比关于我母亲的更少。我甚至于不知道他的

姓名。我听到别人说，他是一个白种人，靠经营附近的大农场为

生。不管他是谁，我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过他对我有丝毫关注，

或者略尽教养的责任。不过我也不特别怪他。他不过是美国那

个时代不幸建立的那种制度下 ，另一个不幸的牺牲者罢了。

那所小屋不但是我们的住处，也用来做大农场的厨房。我

的母亲就是大农场的厨子。小屋没有玻璃窗；只在一旁开了洞，

让光线射进来，也让冬天寒冷彻骨的风吹进来。小屋有一扇

门———其实不过是叫做门一类的东西，可是门的枢纽安的不稳，

门上的裂缝又大，更不用说门很小了，因此种种，使这间房子住

起来非常不舒服。除了这些开敞的部分以外，还有房间左右下

角开着的“猫洞”，这是内战前维基尼亚差不多每一座大厦或小

屋都有的装置。那个“猫洞”是个七寸长、八寸阔的方口子，开

了让猫在夜间随意进出的。就我家的小屋来说，我永远想不透

为什么要这个洞，因为起码有半打的地方，可以让猫出入。我们

的小屋里没有木头地板，光光的泥土地就算是地板了。泥地中

央是一个又大又深的洞，洞上盖了板，这是冬天里来收藏山芋

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山芋洞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因为我

记得，在放山芋进去，和取山芋出来的过程中，我常常弄一两只

到手，把它烘了，大快朵颐一番。我们的大农场里没有烧饭用的

炉子，我母亲替白人和黑奴做饭，只用一只敞口的灶，多数在深

锅里和长柄矮脚小锅里煮。这间构造简陋的小屋，冬天叫我们

受冻，夏天炉子里的热气，也同样令人难受。

我的童年就在那间小木屋里度过，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奴隶

过的生活都差不多。白天我的母亲当然很少有时间可以照管她

的子女，训练他们。她一大早在动手工作之前，夜晚在做完一天

工作以后，抽一点空照料我们一下。我记得的最早的事情当中，

有一件是我的母亲有一次在深夜烧了一只鸡，叫醒了她的孩子



第一章摇奴隶之子摇猿摇摇摇摇

们，就只为了让他们吃一个饱。我不知道她是哪里弄来的鸡。

不过我假定，这只鸡是从我们奴主农庄里弄来的。有些人也许

说这是偷窃。如果这件事在现在发生，我自己都应该责备这种

行为，称它做偷窃。但是若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就其动机而论，

谁也不能使我相信我的母亲犯了偷窃罪。她只是奴隶制度下的

一个牺牲者罢了。就我记忆所及，在《释奴宣言》宣布我们的家

庭自由以前，我从没有在床上睡过觉。三个孩子———我的哥哥

约翰、姊姊阿曼达和我———睡在污秽的泥地上的草垫上，或者说

得更正确一些，我们睡在污秽的泥地上一堆龌龊不堪的破布堆

里。

不久以前，有人要我把我少年时代的运动和消遣说一说。

在没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也没有想到，在我一生中竟从

来未曾有过专心从事游戏的时期。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差不

多每一天我的生活中总为辛苦的工作而忙碌；虽然我想，我如果

有时间去玩，我现在一定是更有用的人了。在做奴隶的时期，我

还没有长得够大，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仍然是花

在收拾院子、提水给田里的男人，要不然就到磨坊去。因为经常

每星期一次，我送谷子去磨。磨坊离大农场约三里之遥。这件

事我真害怕。把沉重的谷子口袋抬到马背上，两边平均分载着；

但是不知什么道理，半路上谷子会移动，弄得两边不平衡，从马

背上滑下来，常常我也跟着跌下来。我气力不够，不能把口袋再

抬上马背，只有等候，有时要等好几个钟头才碰到有人经过，才

能帮我解决困难。在等人来的时候，我总是哭哭啼啼的。这样

一耽搁，到磨坊也迟了，等我把谷子磨好，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

了。那条路很荒凉，常常经过丛密的树林。我总是吓得要命。

据说树林里满是逃兵，他们告诉我，逃兵遇到单身黑种男孩的时

候，先动手干的一件事就是割下他的耳朵来。还有，我回家迟了

的话，我知道一定要挨一顿骂、或者一顿鞭子。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源摇摇摇摇 摇力争上游

我在做奴隶的时期，根本什么教育也没有受过，虽然替我的

小女主人背书包，我也有几次走到过学校的门口。好几十个男

女小孩在课室里上课的情景，在我的脑筋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进了学校，照这样读书，和进乐园也差不了多少。

照我现在记得的，我最早知道我们是奴隶，知道奴隶的自由

正在讨论之中的情形是这样的。某一天天还没有亮母亲把我惊

醒了，她跪在地上俯视儿女，同时热切地祈求林肯和他的军队打

胜仗，以便有一天她和她的儿女可以获得自由。关于这件事，有

一点我始终不明白：整个南方的奴隶对于书报根本一无所知，

何以能够准确地彻底知道这件举国骚然的国家大计呢？从贾礼

森、罗夫却以及其他的人开始鼓吹自由起，所有南方的奴隶和这

一运动的进展，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络。虽然在内战准备期间和

进行期间，我还只是一个小孩，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我母亲和

别的大农场上的奴隶，喜欢在夜间交头接耳讨论的情形。这些

讨论证明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靠了当时称为“谣言”的电

报，不断获得事件发展的情形。

在内战中，当时林肯初度竞选总统的时候，在遥远的我们的

大农场上———这里离任何铁道、大城市、或日报发行的地方都有

好多哩，奴隶们都知道争论的是什么。等到南北的战事发生，我

们大农场上每一个奴隶都觉得、也都知道，虽然别的问题也在讨

论着，主要的一个是奴隶问题。在这个遥远的大农场上我们这

个种族里最无知的人也在心里觉得，如果北方的军队获得胜利，

奴隶的自由一定是战争的一大收获，他们对这一点把握十足，丝

毫不存怀疑。北方的每一胜利、南方的每一败绩，他们都密切注

意，无限地关心。常常奴隶得到战事的消息比白种人还早。消

息总是从派到邮政局拿信的黑人得来。在我们那里，邮政局离

开大农场约有三哩远，邮件每星期来一次或两次。派到邮局去

的人总在那里逗留一些时候，听聚在那里的白人在收了信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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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把谈话的大意听清楚才去。取信人在回

到我们的主人家的时候，一路上自然会把他听来的新闻，在奴隶

间传播，这样一来，他们常常比住在“大屋子”（主人的屋子）里

的白人更早听到重要的新闻。

我记得在我幼年和少年的早期时代，从来未曾有过全家坐

在桌前，先求天父降福，然后照文明人的方式吃一顿饭的事。在

维基尼亚大农场中，甚至后来，小孩子吃饭和哑吧畜牲差不多。

这里吃一片面包、那里吃一小块肉。有时喝一杯牛奶，有时吃一

些番薯。有时家里有些人从长柄矮脚的小锅或者深锅里吃，而

另一些就把食物盛在洋铁盘子里放在膝上吃，常常什么也不用，

就用手拿食物往口里送。等我的身材长得相当高的时候，我被

派到“大屋子”里去，在吃饭的时候用滑车拉一大叠纸扇赶苍

蝇。很自然地，白人谈的话大多数是关于自由和战争的，我也就

听了很多到脑子里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我的两个年轻的

女主人和一些女客在院子里吃姜饼。那时候，那些饼对我说来

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诱人，最值得弄到手的东西了；我在那时那

地方下了决心，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自由，我能够弄到姜饼，照

我看到的那些太太们的样子吃姜饼，我最大的愿望也算达到了。

当然，战争拖长下去，许多白人也常常发现，连他们吃的东

西也不容易弄到了。我想奴隶们感觉没有东西吃的苦，比白人

要轻些，因为奴隶平时吃的不过是玉米面包和猪肉，这些东西大

农场可以生产；可是，白人吃惯了的咖啡、茶、糖、以及其他的食

品，却不是大农场生产得出来的，而且当时战事造成的情形，常

常使人无法弄到这些东西。白人因此每每大感苦恼。烘焦的玉

米用来充咖啡，有一种黑糖浆就用来代替糖。许多次根本就没

有东西可以用来把这种所谓茶和咖啡弄甜。

我记得，我穿的第一双鞋子是用木头做的。鞋的上部倒有

粗皮革，但底却是木头的，约有一吋厚。我走路的时候，鞋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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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叫人害怕的响声，除此之外，这双鞋了穿在脚上极不方便，

因为它对脚的压力，一点让劲都没有。穿这种鞋子，样子难看得

出奇。我的身分是奴隶男孩，被迫要穿麻布衬衫，这可是最叫我

受罪的了。在我住的地方，奴服多用亚麻，所用大部分是亚麻的

废料，当然是最便宜、最粗糙的那一部分。我很难想象有什么非

刑，也许除了拔牙吧，可以比得上第一次穿一件新的麻布衬衫那

样叫人疼痛难忍。这种疼痛差不多和被一打以上的栗子的芒

刺、或者上百根细的针尖刺在肉上所经验到的一样。甚至到今

天，我仍然很确切地记得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折

磨。我的肉柔软、细嫩，所以更感觉疼痛。可是我没有办法。我

要穿就是麻布衬衫，除非不穿；如果听我拣的话，我情愿什么也

不穿。关于麻布衬衫，长我几岁的哥哥约翰对我有过一段最仁

厚的举动，值得一提。有好几次，我不得不穿一件新麻布衬衫，

他好心替我先穿几天，等这件衣服磨软了一些再给我。在奴隶

之间，虽至亲骨肉，也是闻所未闻。一直等到我长得相当大了，

这种衬衫还是我唯一的服饰。

从我上面说的话之中，别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一种族对白人

怀着恶感，因为多数白人都去打仗了，如果南方打胜了，结果仍

然要使黑人做他们的奴隶，这是事实。以我们这里来说，奴隶

的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在南方奴隶中，大部分受到相当尊重的，

也不如此。在内战中，我的一个少主阵亡，两个受了重伤。我还

记得奴隶听到“毕利少爷”的噩耗传来当时所感到的悲伤。这

并不是假慈假悲，而是由衷感到的。有些奴隶害怕过“毕利少

爷”；另外有些在他小的时候，和他玩过。在工头或奴主痛打奴

隶的时候，“毕利少爷”替人求过情。奴区内悲哀的情绪仅仅次

于“大屋子”罢了。在两个少主受伤回家以后，奴隶的同情在好

多地方表现出来。他们和受伤的人的家属一样，急于帮着看护。

有些奴隶甚至要求让他们夜间侍候那受伤的主人。身为奴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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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肯这样厚道、有同情心，完全是因为他们天性仁慈、慷慨。

白种男子出征去了，为了保卫留在大农场上的妇女和儿童，奴隶

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男主人出外了，那个被选定住在“大屋

子”里的奴隶，大家都觉得他是有面子的。任何人要想在夜里

伤犯“小姐”或“太太”，先要把那个奴隶害死了才能下手。我不

知道这种情形有几个人知道，不过我想，无论在奴隶时代，或在

获得了自由以后，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极

为罕见，这一层千真万确，终会有人发现的。

在战前以及战时，我们的同胞不但通常不对白人怀恨，而且

黑人在战后很周到地照顾他们从前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例子很

多，因为这些主人变穷了，要依赖别人了。我就知道好些黑人许

多年来，一直拿钱给他们从前的主人用，使他们免于受苦。我还

知道另一些黑人甚至帮助从前的主人教育他们的后人。我知道

在南部大农场里，有一个年轻的白人，是从前那农场的东主的儿

子，因为嗜酒，家产荡尽，失去自制能力，成了一个可怜虫；可是，

大农场里的黑人尽管自己很穷，许多年不断把生活必需品供给

这个年轻的白人。有的人送给他一点咖啡或糖，有的人送给他

一点肉，诸如此类。只要是黑人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舍不得给

“汤姆老爷”的儿子的；只要任何直接或间接认识“汤姆老爷”的

人还在当地，便绝不能看着这位少爷受罪。

我说过，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是罕有

的。我知道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久以前，我在俄亥俄州一个小

城里碰到过一个从前在维基尼亚做过奴隶的人。我发现这个人

和他的主人在《释奴宣言》两三年前立了一个契约，大意说：这

个奴隶获得准许，可以把自己买下来，每年付若干金钱赎身；在

他出钱买自己的时候，他喜欢在哪里工作、替谁工作都可以。他

发现他可以在俄亥俄州赚到大一些的工钱，他就到那里去了。

等到自由来临，他仍然欠他的主人三百块钱左右。尽管《释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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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已解除他对于主人的一切义务，这个黑人仍然步行一大

段路，回到他的旧主人所住的维基尼亚，把全部欠款连利息，一

分不少地给了他。这人和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对我说，他知道

他用不着去还债，但是他与主人有约，而他是从不食言的。他觉

得，他不把约好的事实践，就不能享自由的福分。

从我说到的一些事情上，也许有人以为，有些奴隶并不需要

自由。这是不确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不要自由的人，也

没有看到过一个愿意重做奴隶的。

从我心底里，我可怜任何国家，或任何人群团体，不幸陷于

奴隶的网罗里，不能自拔。南部的白人使我们的种族为奴，我久

已不存怨恨他们的心思。在我们美国，没有一个区域的人应该

对奴隶制度的开端负完全的责任，此外，这制度中央政府承认了

多年，也予以保护。凡是一种制度，一旦和国家的经济、社会生

活发生了连系，要想把它取消，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虽然，

等我们排除了自己的偏见，排除了人种的情绪，正视事实的时

候，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奴隶制度是残酷的，不义的，本身或祖先

受过美国奴隶制度之苦的、住在美国的一千万黑人，在物质、知

识、道德、宗教各方面，都比全球任何一地同等数目的黑人强，而

且更有希望。美国黑人本身或祖先受过奴隶制度的教训，却不

断回到非洲传教，教导那些留在祖国的同胞；由此可见美洲的黑

人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认为奴隶制度正

当———相反地，我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

国，这个制度的设立，是因为有人自私，想发财，并非为了传教，

而是叫人注意一件事实，并且透露上苍常常利用人和制度，来达

到一个目的的情形。现在人家问起我，在那看起来绝望地叫人

灰心的情况之下，何以我对这个国家里我的同胞的未来，能有这

样的信心，我就提醒他们，上苍极其慈悲，祂把我们从旷野之中

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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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长大，知道为自己设想以后，我就抱了一种思想，认

为不管奴隶制度对我们多么残忍，从这一个制度中黑人所得，差

不多和白人一样。这一个制度的害处，不仅仅累及黑人。这一

点可以由我们的大农场上的生活中看得出来。整个奴隶制度使

人惯于把劳动当做丢身分的和低劣的象徵。因此劳动成了大农

场上黑白两种人力谋逃避的目标。在我们那里的奴隶制度，简

直把白种人的自立和自助的精神拿走。我的旧主人生了许多儿

女，可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精通一行、或一业。女孩子不学烹

饪、缝纫，也不学管理家务。所有这些工作都交给奴隶。当然，

奴隶对于大农场的生活，并不发生兴趣，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法

学会照最进步、最彻底的方法工作。行了这种制度的结果，篱笆

失修，大门半悬在枢纽上，门户吱吱咯咯作响，窗户上的玻璃不

全，剥落了的灰泥没有补好，院子里野草丛生。一般说来，白人

和黑人都有饭吃，但屋内的餐桌上，却缺少那使家庭成为世界上

最方便、最舒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的美味和讲究气氛。同时食

物和别的东西却浪费掉了，这是很可惜的。到了自由来临的时

候，奴隶们差不多和主人们同样地适合开始过新的生活，当然，

在书本上的学问和产权方面，是不能和白人抗衡的。奴隶主人

和他们的儿子没有一技之长。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一种感

觉，以为体力劳动不是他们应该有的。另一方面，奴隶在许多情

形之下学会一行手艺，谁也不以劳动为羞而不愿意动手。

最后，战事结束，自由的日子到了。这是我们大农场上极其

重要的一天，也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一直期待着的。自由可

以呼吸得到，几个月来就在空气中了。每天都看到回家的逃兵，

其余被遣散的人或是宣誓后获释的被俘士兵，不断走过我们这

里。“谣言电报”日夜忙个不休。重大事件的新闻和议论，从一

个大农场传到另一个大农场。白人因为怕“北佬”侵略，“大屋

子”里面的银器和别的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埋在树林里，由可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